
莱莱州州抗抗战战女女英英雄雄

张张嘎嘎丽丽娅娅

杨君

笔者读5月4日《人民日报》
抗战记忆万字文章《倒在黎明
前的和平天使》，文中一处提及
抗 战 少 年 女 英 雄 张 嘎 丽 娅 的

“ 父 亲 张 焕 新 生 于 山 东省掖
县”，或地域观念使然、英雄壮
举触动，这寥寥几字瞬间抓住
了我的眼球，竟使我当晚通读
了三遍，有些段落不下五次画
杠细读，似在寻找英雄的蛛丝
马迹：英雄的老家到底是莱州
的哪个镇街哪个村庄？乡亲们
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流淌着莱州
血脉的少年英雄吗？事情原委
到底怎样？

据《倒在黎明前的和平天
使》文披露，张嘎丽娅的父亲张
焕新生于山东省掖县，从小跟
叔叔“闯关东”“跑崴子”，做以
货易货的毛皮生意，说得一口
流利的俄语。1922年落脚黑龙江
省绥芬河市，做了一名列车押
运员。就在此年，张焕新遇到了
17岁的苏联俄罗斯族姑娘菲涅，
二人婚后菲涅改为张姓。1 9 2 8

年，他们生下中俄混血的女儿
起名张嘎丽娅，嘎丽娅另有两
个哥哥，一个弟弟，全家人视她
如珍宝。在当年不大的绥芬河
市，有不少人认识年少的嘎丽
娅：留着长长的辫子，爱打蝴蝶
结，爱穿连衣裙、小靴子，喜欢
唱歌，乐于助人，眉目清秀，亭
亭玉立。1945年嘎丽娅17岁，之
前毕业 于 露 西 亚 俄 侨 学 校 的
她，会俄语、汉语。因1933年日军
侵占绥芬河推行奴化教育，中
国学校、俄式学校都增设日语，
嘎丽娅的日语成绩也很好。

重 大 的 历史事件 定 格 在
1945年。是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
降，但驻守在绥芬河城北天长
山要塞的2500日军兵力，依赖牢
固的工事、囤积的大量战略物
资及配备的轻重武器，致使苏
联红军攻击的尝试遭遇了猛烈
还击。强攻意味着伤亡。苏军暂
停强攻，调遣机械化部队集结，
坦克整装待发，重炮阵地部署
完毕，对其要塞暂时封锁。同时
苏联红军绥芬河临时司令部决
定向该要塞遣人劝降，以抓住
紧迫的战机。当时劝降日军是
对众多边境要塞现实的考量。
一苏联军官急切寻找会说日语
的，所有的视线一下子聚集在
嘎丽娅身上。此时此地，寄希望
于她能以流畅的汉语、俄语和
日语，帮助说服日军接受即将
到来的和平，以避残酷的最后
死战。此时其弟弟张树烈陪在
妈妈菲涅身边，听姐姐嘎丽娅
对妈妈说 :“红军征召翻译，让我
跟他们上要塞，去劝日本人投
降。”母亲哭着，解下自己红色
的花头巾披在女儿肩上，嘎丽
娅还想说什么，可军官催促她，
就和四个苏联红军乘汽车向要
塞驶去……

嘎丽娅8月11日上山，12日
仍未归。从13日开始，苏联红军
持续三天三夜向着天长山万炮
齐发，主峰削去3米多，山上土层
剥去十几米厚……在嘎丽娅和

苏联红军对日劝降的一天多时
间 里 到 底 发 生 了什么 无 人 知
道，劝降的情节更成了一个迷。
每 个 人 谈 论 起 此事都 唏 嘘 不
已，有的说嘎丽娅上山劝降被
日军当场杀害，有的说死于乱
军，还有的猜测会不会被封进
地堡饿死了。军方未能对其做
出书面结论，嘎丽娅等被列入
战争失踪人员。苏联老红军菲
多尔琴科曾在嘎丽娅劝降前与
之有过接触，终老时无数次对
家人说：“我这枚红星勋章应该
是嘎丽娅的。”

历史像 一 站 站 向 前 的 列
车，接下来新中国成立、政治运
动、中苏论战、改革开放、边贸
重开……嘎丽娅的故事在绥芬
河老人们口中一次次被提起。
张焕新则一直由妻子菲涅陪伴
着，包括“文革”期间，辗转迁
离。直到 1 9 8 0年 4月，安葬了丈
夫，菲涅随儿子离境，逝于乌苏
里斯克。张焕新若活到现在，推
测年龄应在110岁左右，英雄张
嘎丽娅今年是87岁诞辰。

1984年，绥芬河地方史志编
辑孙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
档案中看到寥寥数语：“当地居
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三次
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
一个年少的姑娘，连同她身后
恢弘的场景，加之史志职业的
求实探索精神，令孙伯言久久
不能忘怀，接下来近30年不断寻
找所有与嘎丽娅有关的片段。
嘎丽娅的故事本就一直在绥芬
河口耳相传，孙伯言的行动得
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众多热心人的帮助。孙伯言得
到了当年菲涅带回俄罗斯的女
儿嘎丽娅的照片。孙伯言请到
了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院长恰
尔金院士等多名顶级艺术家，
为嘎丽娅设计塑像。2009年，绥
芬河市民在市中央用青铜为嘎
丽娅塑起一座雕像纪念碑。孙
伯言将嘎丽娅和纪念碑的故事
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热
情回信，其中一段话镌刻在6米
高的基座上：“我们的友谊就是
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
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
未来。”

至此，笔者学习《人民日
报》这篇万字文章，再未发现涉
及“掖县”“莱州”地名的更进一
步的提法，以及其张姓族人的
人脉信息。我心有不甘，询问市
民政部门，翻查《莱州市志》及
相关抗战回忆书籍，电话求询
数千里之外的孙伯言先生，均
无新收获，想就此止笔。不料
想，稍前截稿时电询绥芬河市
政府办公室又知，当地还建有
嘎丽娅纪念馆，馆长于观春回
电说英 雄 的 老 家是莱 州市吕
村，家中还曾有其二叔名叫张
用新……为此，撰写该文，以期
通过当地媒体引起公众关注，
或许能寻找到英雄老家更多的
信息，使莱州的少年英雄在我
们心中有一个精神上的“乡土
归宿”。毕竟，不仅仅因为今年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偶现不
知的与“掖县”有关的抗日英雄
是幸事，窃以为，先辈蘸血为
文，写下国运兴衰与我们每个
个体苦乐悲喜的每一次共振，
从而成就了今天。过往和当下，
如两点之间的连线，无可置疑
地决定着接下来的走向。

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必
定会英雄辈出，值得今人去追
踪，去探究，记住她（他）们的名
字，为有从我们热土上走出去
的英雄而自豪！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 .com

父父亲亲的的背背影影

刘学光

那年寒冬，上世纪 8 0年
代末。一天中午，大雪飞舞，
寒风狂啸。父亲背着用塑料
纸包裹的铺盖卷，来到我刚
参加工作几个月的大门口。
他高大挺拔的身躯显得很单
薄，头戴落满雪花的海军蓝
棉帽，眉毛、胡子上挂着一层
老厚的雪沫，一双旧棉鞋踩
在雪地上，脚窝老深，不见鞋
子光见脚腕。当我见到父亲
时，父亲已经在单位大门口
站立好一会儿了。

在宿舍里，我弹去父亲
身上残存的碎雪，急忙倒了
杯滚烫 的 白 开水给 父 亲 取
暖。父亲两手冻得通红，搓着
手跺着脚，边埋怨这风雪肆
虐的鬼天气，边跟我说着母
亲怕我冬天挨冻，缝了床厚
棉被送给我。我既为父亲的
到来感动，又为父亲的担心
埋怨。那天的确很冷，寒风刺
骨，雪花狂舞，天阴风怒。宿
舍屋檐下的冰凌尖尖的，似
冰刀，直直的，像冰锥。

傍晚，我下班到食堂端
来热气腾腾的饭菜，给父亲
买来一瓶“烟台白干”和一盒

“大前门”香烟，让父亲享受
一下，也算是款待了。父亲怪
我乱花钱，并不高兴，绷着脸
一点笑意没有。我知道父亲
心疼我花钱。因为父亲是一

位很节俭的人。我俩坐在床
沿上，拖来舍友的柞木箱当
餐桌。我给父亲倒满一小铁
皮罐头盒白酒，父亲慢慢仰
头喝下，也打开了久违的话
匣子。给我讲了“吃亏是福、
勤劳是得、懒惰是祸”等好多
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父亲读过书，在村中担
任会计，算是村中的文化人
了。因而说话也哲理丰富。父
亲喝得很尽兴，当知道我担
任了团支部委员，还在单位
举办的歌咏比赛、诗歌征文
比赛中获奖，更是精神为之
一振，兴奋得像个孩子。当知
道父亲要乘晚上最后一趟去
北京的列车赶回百公里外的
家乡小城、农村老家时，我翻
脸般不肯。可是父亲来时已
买好回程车票，我无奈，只好
依了他。

那时的烟台，公交车停
得很早，我只好骑自行车送
父亲到火车站。大街上的冰
辙凹凸不平，寒风不时声嘶
力竭地嚎叫。父亲不坐我的
自行车，我只好推着和父亲
一路走着。幸好火车站离我
单位不太远，也就七八里路。
父亲酒后通红的脸，在微弱
的街灯映衬下更显红润。我
们一路走着说着。“你二大爷
家的大儿子去当兵了。三大
妈家的大闺女结婚了。四大
叔家的二儿子生了个大胖小

子。后街老光棍家的大黄狗
下了八只小狗娃呢，可爱极
了！”父亲一边说着家乡的轶
闻趣事，一边抽着“大前门”，
好不惬意，开心满怀。我听得
津津有味，好像已经站在了
家乡的村落中，身临其境。

火车站到了，在检票大
厅，父亲不让我送站。父亲
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一定好好干，长点志气，干
出个样来。”我认真地点着
头，让父亲放心。这时，父亲
摘 下 了手腕 上 的手表戴 在
了我的左手上。“这表给你
用吧，好看个时间，上班别
迟到！”父亲和颜悦色、温声
细语地说着。顿时，感激的
热血沸腾了我的全身，泪水
夺眶而出。父亲拍了下我的
肩膀，转身大步奔检票口而
去。我瞪着含泪的双眼，直
直地看着父亲。就在他一转
身时，我把手表快速摘下放
在了他那肥大的裤袋里，父
亲没有觉察到。看着父亲匆
忙跨步远去的高大背影，我
的泪水一直在淌着，眼睛模
糊 了 ，父 亲 的 背 影 不 再 清
晰，逐渐看不见了。但好像
看 到 父 亲 转 头 挥手的背影
在一瞬间重现着。我呆呆地
站在那里好久，那高大的背
影，像矗立在我心中神圣发
光的灯塔，指引我坦坦荡荡
的人生路。

爹爹爹爹给给我我无无价价宝宝
王瑞敏

“爹爹给我无价宝，怎说
没留什么钱。你的财宝车儿
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
万船也装不完。”这是《红灯
记》中的著名唱段。每当听到
这段唱，我便想起了我逝去
的老父亲——— 招远市道头东
村的一位普通的老农民。

父亲的命很苦，如果还
活着，如今也该100岁了。他一
生娶了三房妻子，养了8个儿
女。旧社会医疗条件差，第一
位妻子因难产不幸早亡。第
二位妻子也就是我亲生母亲
37岁因患子宫癌医治无效而
死去。第三位妻子一辈子未
生育，陪他活到 8 0岁与他同
年去世。回想起父亲这一生，
屡受重挫，饱经风霜，活得实
在不容易。前两任妻子常年
有病，第三任妻子又不中用，
他往往是又当爹又当妈，里
里外外一把手，一家 1 0口人
的生计全扛在他一人肩上。

父亲是个勤快人，晚上
怕孩子感冒，把尿桶拿到屋
里，天不亮，他就把尿挑到菜
地里。回来后再烧一锅水，逐
个把我们叫起来洗脸。每当

温暖的水洗在脸上，我感到
浑身上下暖煦煦的，那是一
种父爱的温暖。晚年他得了
老年痴呆症，出去遛弯常常
找不着家门。但是即使这样，
心里还总是记挂着别人。晚
上躺在炕上，总是用手推着
我们说：“去睡吧，不用管我，
明天还上班，去晚了别让领
导怪罪。”

要说更 让 我 难 以 忘 怀
的，是他对教育后代的那份
责任感。父亲白天累一天，晚
上总是不忘教育子女。他时
常叮嘱我们：干集体的活，千
万不要偷懒，那会让人瞧不
起。等干自己的活，休息着
干，别累着。他念书不多，却
教过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
记得他为了教我们懂得谦让
与“和为贵”，曾打了个比方：
妻子在家做饭，丈夫挑水路
过灶间，一不小心把油灯碰
倒了。如果两口子素质低，男
人好骂了：“这是放灯的地方
吗？”妻子则会反唇相讥：“这
么亮的灯，你眼瞎呀？”这个
仗就干起来了。如果两口子
素质高，男人会说：“你看我
这个人，铮亮的灯我没看见，
对不起。”女人会说：“不怨

你 ，是 我 不 该 把 灯 放 到 这
里。”你看夫妻俩互相认错，
这场战争就避免了。父亲朴
实的话语，竟成了我们兄弟
姊妹一辈子的座右铭。我们
同 父 异 母 的 八 兄 妹关系 融
洽，团结和睦，这不能不归功
于父亲的良好教育。

父 亲 离 开 我 们 快 2 0 年
了，每逢回想起父亲为家庭
做出的贡献，我便情不自禁
地热泪盈眶，肃然起敬。父亲
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产，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却是车载斗量，让我受益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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